阳泉，山西省第三大城市，煤矿资源丰富，正因为如此，遍地的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规的，不正规的，到处都是煤窑，当然我也是矿主之一。我的煤矿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但是这里却有着巨大丰富的煤矿资源，我也只是稍加手段便将它收到了我的手中。煤矿是正规的，但是用人却是非法的。我的煤矿里有正式的煤矿工，也有从全国各地被骗来的壮劳力，当然也有老年的壮劳力被骗过来，因此我时不时的会从矿上选择一两个老的到我的小别墅里虐玩，或虐残，或虐死，这些没有身份，没有户口，甚至连人早就是公安系统上的死人的老苦工没有任何地位，只是我手中的玩具，我玩完之后，活的便扔回煤矿自生自灭，死的便悄然处理掉，如果感觉还好的，会悄悄托人送一笔钱给他的家人，这里便是我自己的帝国。

　　虎叔陪我来到这里也已经有十年了。十年间虎叔看着这里的人情世故渐渐的也麻木了，当初那种性格慢慢的也被磨练的老谋深算了，也许唯一不变的是虎叔对我的保护。十年间虎叔保护了我很多次，被人暗算，被人追杀，虎叔每次都出生入死的救我，身上也负了很多伤，现在年过60的虎叔已经退居幕后了，而我的小弟被虎叔强迫拉过来习武，现在也算有所小成，便担当起我的保镖职务。; z6 c& ]$ S/ ]

　　虎叔和我之间还是那种特殊的关系，平日里威严耸立的虎叔，在床上却是如同荡妇般的存在，虎叔身体的残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便，只是给他带来了更多敏感的神经刺激。我至今没有告诉虎叔关于陈医生的事情，虎叔的宝贝和陈医生的宝贝被我陈列在别墅的一个特殊房间里，这个房间只有我有钥匙，连虎叔都未曾进入过。房间里放着很多架子，架子上摆放的又珍贵古玩，也有名贵器具，也许最特别的当属其中一个架子，架子上摆放着几个玻璃缸，玻璃缸的里面自然摆放的是一些标本，只不过这些标本都是我从被虐玩的老头身上切下来的生殖器，此刻的他们有的已经成为肥料，有的还在矿区苟延残喘。这些生殖器有大有小，大的已经都已经突破26厘米了，小的也有15厘米。不过里面的两个精品当然是虎叔和陈医生装在锦盒里的宝贝，打开的锦盒被抬高摆着，斜面露出锦盒里虎叔和陈医生漂亮的生殖器标本，如同两条上好的鞭，等着人们去享用。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来到这里，看着这些特别的宝贝，思索着我做过些什么。虐老不过是心魔作祟，但是我却一直无法克服这个心魔，每当和别人聚会看到别人带来家里年老的亲戚，我都有种想要侵犯他们的冲动，想看着他们在我身下膜拜，哭泣，求饶，痛苦，但是虎叔总是在这个时候按住我的双手，让我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虎叔，我早就做出十分过分的事情。只是记得有一次，虎叔陪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官员的宴会，这个官员的父亲那时候也60多了，年老而富有魅力，我当时就被迷住了，席间这个老人去厕所，我也悄然的跟上去了，虎叔发现我的不对立马跟着我。正当我在厕所准备对洗手的老人下手的时候，虎叔迅速的从身后按住我的双手，老人转生很迷茫的看着我们，虎叔笑着拉着老人出去聊家常，留下还在控制情绪的我自己在厕所，我洗了把脸，然后抬头看看镜子中苍白的我，笑了笑。虎叔确实是一块宝，一块能让我控制情绪的宝，但是虎叔也不过分的让我压抑情绪，该玩了玩，该虐了虐，对于矿上的老苦工他只能视而不见。在这里，虎叔明白了我那句话的道理，弱肉强食，再强的肉他也只是肉，再弱的强者，也是食物链顶端的一员。

　　面对这些煤矿中的黑工，他们许多是被从全国各地骗来的人员，也有被子女嫌弃卖到这里的还有劳动力的老头，也有弱智的傻子，也有自愿来这里的黑工，当然我在这里也给他们吃的穿的，钱虽少但是也够他们用。但是他们都明白一点，没有身份，没有户口，连身份都只是一纸死亡证明，他们没有任何出去的权力，工资都是我们统一发到他们的家庭，他们只能在这里产工，做不好就打就骂，打死了累死了或者被我虐死的，都被剔除了肉，骨架埋了，肉或者悄悄的掺入饭中继续喂这些苦工，或者埋入地下成为肥料种植蔬菜。如果用虎叔的一句话形容，这里就是天堂里的人间地狱。

　　这些黑工在矿上干活当然很苦，但是很多人都在我们的压迫下默认了这种生活，虽然很苦很累没有尊严，但是最少有一份工资被寄到了自己的家中，我一直保存着这个底线，这也是虎叔唯一佩服我的地方，要让一个苦工听命必然有满足他心里最低需求的条件。这个的苦工中，有些老头时不时的会被我拉到别墅中虐待一番，或死或伤，但是不外乎的都得到一笔钱作为卖命钱，后来这事情在矿中传开了，甚至有些老矿工自愿要求卖命，但是我当然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被我玩。

　　这是一个夏天宁静的夜里，我和虎叔原本早已睡下，此时却被手下打得一通电话搅得没了睡觉的心情。小弟告诉我说有一个老矿工想从矿上跑出去，被他们抓回来了，然后送到我这里问我怎么处置，我原本以为是年轻的说随便打死就好，但是一听是老人，便动了心魔，说送到我这里，我亲自处理。虎叔听到我说的，摇摇头看着我，此时逃跑的老矿工已经被压倒我这里了，一个182厘米高的老头被小弟捆着，看着很壮实魁梧，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有很多褶皱黑黢黢的，短短的头发满头的大汗凸显着他紧张的气氛，虽然被捆了起来但是他还时不时的反抗着，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脚上穿着双脏破的胶鞋，此刻嘴巴被堵住的他嘟嘟囔囔的在脏毛巾后面叫喊，眼睛里冒着怒火看着我和小弟，我笑了笑，让小弟把他带到我设的地下室刑房，虎叔听见了想拦着，我说：“逃跑必死，虎叔你应该明白的。”虎叔听到这里便也泄了气。我告诉虎叔叫虎叔好好休息就是了，有需要会告诉你的，然后我便跟着小弟把老矿工压到地下室去。

　　到了地下室，小弟们把老矿工推到在地上，然后分立两边，老矿工挣扎着做了起来，但是因为被绳子捆着无法站立起来。我看了看满眼怒火的老矿工，然后吩咐小弟们出去，让我自己处理，小弟们一听不愿意说生怕有个什么闪失，我怒道：“都鸡巴给我滚出去！”这时小弟一听我怒了，连忙都闪了出去，我关上地下室的门，然后来到老矿工身边，搬了张椅子坐在老矿工旁边，然后扯开堵住老矿工嘴巴的脏毛巾，笑着看着他。老矿工见堵着自己嘴巴的毛巾被拿掉，就开始叫骂开来，我也不回答只是看着他笑。老矿工骂了一会骂累了，见我也不做声色，便沉默下来休息。我这时候才开口说话：“骂完了？那到我跟你说了？”这时候的矿工本想再骂，但是看着我的笑突然有点发毛，并默不作声了。“你知道从矿上逃走的下场是什么吧，死，没错，不过我看你是老人的份上，给你个选择的机会，估计你是新来的，不过也听说过矿上老头被我拖过来虐待的事情吧，呵呵，给你两条路，一、你可以选择很有骨气的反抗到底，让我用各种酷刑折磨到你死，当然我会很开心的满足你这个要求；二、我可以给你的家庭出50万买你的命，然后你乖乖的配合我，让我杀掉你，当然我会让你体验前所未有的性高潮，不过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妄图杀掉我，如果你动我一根汗毛，你的家人也会成为这次事情的牺牲品，怎么样是乖乖的合作还是反抗到底，你选一个吧。”老矿工听完我的话立马沉默了，本来还想反抗的他此刻正在考虑，不过理性还是大于血性的，老矿工思索完了抬起头看着我，一个沉闷的声音回答我：“我选第二个。”听完这个答复我很满意，然后解开了老矿工的绳子，老矿工站起来后没有反抗，默默的看着我，我看了看此时的老矿工身材魁梧，怪不得有力气反抗呢，长得老实巴交，应该是个农民，所以我让老矿工自己介绍。

　　老矿工说自己叫苟富贵，今年都64岁了，虽然叫富贵，但是人却穷的可怜，家里大娃娃得了白血病要治病，下面还有两个小的要生活，迫于生计的他，不得不得到郑州打工，但是身子骨再好年纪大了也没人愿意用，结果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谁知道后来被救助站稀里糊涂的拉了过去，然后管了几天，然后一天晚上被人用布袋一蒙头就给绑到这里来做黑煤工，说啥把自己的身份证啥的都没收了，说自己是个死人，身份都注销了，然后苟富贵不信，就想跑出去，结果跑到半路就被人抓了回来就被拉到这里了。我看着此时说完的苟富贵憋着个脸，笑了笑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给你家里安排送80万治疗孩子的病和抚养家里孩子。”苟富贵一听两眼立马放光了，我看着他又笑着说道：“但是，今天你的命必须留在这里了，而且你的尸首不会运回家，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尸首除了阴茎和蛋子会被我制成标本外，其他的都会被弄碎了喂狗！”苟富贵听到后面的话立马又蔫了下来，我看到他这样问：“怎么，不愿意。”苟富贵一听立马说：“我愿意愿意，不就是一身贱肉吗，能卖了80万可以。”我点点头，表示认可，然后打电话通知小弟准备80万送到苟富贵的家中。

　　正事办完了，现在也该开始我的餐点了。我看看还一身脏兮兮的苟富贵说：“苟富贵啊，我就叫你老苟吧，那这样的话，你的命现在就是我的了，你的身上的每一块肉都由我来支配，那现在是不是该给我看看你的肉长啥样啊。”老苟一听，先解开自己破破烂烂的上衣丢在地上，一身见状的膀子和结实的胸脯，一点也看不出老苟都有60多岁了，一条灰黑相间的毛从胸口一直延伸到小腹部，壮实的手臂上毛也很厚，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老矿工还是个大青龙，然后老苟脱掉了脚上穿的烂胶鞋，露出一双宽厚的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才能拥有的大脚板。老苟脱完了衣服和鞋子，然后解开绑在裤腰上的绳子，破破烂烂的长裤子直接滑到了脚踝处，老苟里头没穿内裤，一条肥厚黑红的大龙软哒哒的挂在老苟的小腹上，此时软着也有15厘米长了，粗度大概就是条擀面杖吧，龟头被柔软的包皮半包着，露出竟然还粉嫩的龟头，两颗大的吓人的卵蛋被黑乎乎的阴囊包裹着挂在下面，每颗目测都有鹅蛋的大小，应该是个极品啊，这个阴茎和阴囊都被灰黑相间的阴毛覆盖着，看着让人心中都会想，真鸡巴大！老苟的大腿和小腿也是健壮的很，浓密的腿毛在腿上延伸，老苟的身形就是健壮，不过肚子还是因为年岁有些突出，不过整体不错，看着老苟的身体，我突然动了把老苟全身都变成标本的想法。老苟脱了裤子，还不忘抹了两下鸡巴，然后站直了身体让我看。我满意的点点头说：“身材挺好的，不过就是太脏了，走跟我去洗澡。”说着我起身带着老苟来到地下室的一角，这里是单独设立的洗浴间。老苟走了进去，然后我打开花洒，热水从花洒头中喷出，洗去老苟身上的泥污，我慢慢的帮助老苟洗着身子，当然不忘打点沐浴液擦在老苟身上，我的手慢慢掏到了老苟的阴茎上，然后开始搓揉他的大鸟。此时的老苟双眼闭上，后背贴墙，双手扶着墙，任由我在他身上肆虐，在我的手法下，老苟的鸡巴慢慢站了起来，成60度角直射，长度也变成了30厘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炮，原本包裹在龟头上的包皮也自然退下，露出了老苟有些粉嫩的龟头，这龟头也很大，如同蘑菇盖一样长在阴茎上，龟头上的马眼一张一合的挤出几滴粘稠的前列腺液，我的手指轻轻在老苟的马眼打转，老苟呜呜的低声呻吟，脸也变得通红起来，我适时的玩弄起老苟的睾丸，老苟的两颗大睾丸结实富有弹性，随着老苟的呼吸上下挪动，精索处不时的还一鼓一鼓的。这时老苟说：“主人，老苟的鸡巴半年没射过了，我家婆娘生了三娃后死活不跟我玩，我平日也忙根本就没顾忌过它，今天有点憋不住了，想跑出去撒野的，结果被主子抓回来了，希望主子能满足老苟的心愿，能好好射一次。”我点点头说：“我答应你自然会办到，现在去灌肠过来坐在马桶上。”我把老苟拉到马桶上坐下让他抬高双腿把屁眼尽量露出，我把淋浴头的花洒拿到，然后对准老苟的菊花就插了进去，一股股热水涌进老苟的肠道，冲洗着里面，把老苟肚子的污物都冲洗着，老苟一鼓作气把肚子里的赃物都拉了出来，突然老苟的鸡巴一抬头一股黄黄的尿液滋了出来，喷了老苟一脸，我见状，把管子对准老苟的马眼摁住，热水顺着老苟的尿道冲破了前列腺直接进入膀胱，等我挪开管子，一股股热烘烘黄色的尿液从老苟的马眼喷涌而出，老苟被我折磨的浑身打颤，我冲洗干净老苟的污物，又让他跪在地上给他嘴里灌水然后让他在呕吐出来，把胃里排空，此时的老苟浑身带着水滴，毛毛被水打湿黏在身上，肚子里的脏污都基本排空，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接下来，我用一条毛巾慢慢的擦干老苟的身体。

　　老苟此时表现的有些害羞，洗完澡的他脸上没了黑黑煤粉覆盖显得黑红，基本身体都成一个颜色，倒是龟头那凸显的粉嫩让人喜欢，此时老苟的阴茎有些软了下来，虽然还是直着但是硬度已经明显下降了。我把老苟拉到一张解剖床边，让他坐在床上，老苟的屁股挨到冰冷的解剖床浑身打了个冷颤。我把老苟的双腿分开，让老苟的阴茎彻底的暴露出来，然后将准备好的工具盘摆着身边。工具盘里有三支100ml的注射器，每根注射器里吸满了一种白色的液体，这是一种特殊开发的液体，可以作为特殊的人工血液，这种液体进入人体后遇到血液会迅速凝固，但是不溶于血液，并且也具有血液传输氧气的作用，很适合做活体标本制作用，因此我用它来做阴茎的标本。我的手从老苟的阴茎龟头一直到会阴肛门处摸了一边，确认老苟的阴茎海绵体大小和长度，如果我的测量没错，老苟的阴茎海绵体全场有47厘米，这样基本每条海绵体充血时血液在100ml左右。于是我让老苟就这样躺下，暴露整个下体和会阴部，然后拿起其中一注射器扎进老苟龟头处的其中一支海绵体，慢慢推入溶液，并且用手抚平溶液导致的突起，使溶液均匀的注入老苟的整个海绵体，注入的过程是痛苦的，老苟的身体不停的发抖，并且嘴里含糊的呻吟着，不过还是忍着没动，当整个过程结束后，老苟终于松了一口气，瘫软在解剖床上。此时老苟的阴茎直挺有力，整个阴茎海绵体里的溶液已经凝固定型，老苟的阴茎不会软下去，同时通过溶液输送的氧气可以保证老苟的阴茎上的每个细胞到我切除他的阴茎时都会是活的，当然触觉和痛觉神经还是在的，老苟可以感受任何一个从他阴茎传输到大脑的信号。

　　完成了老苟的阴茎注射，我自然没有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拿起些许润滑液涂抹在老苟的屁眼上，我一挺将自己火热的大根进入老苟的菊花中，老苟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弄得肛门剧痛，这个从未被开苞过的中原汉子此时疼的叫出了声，我没有管他什么不停的抽插着自己的阴茎，老苟被我顶的先是痛苦，然后是一种莫名的痒，接下来就是那种麻麻酥酥难受的感觉，慢慢的竟然兴奋的开始呻吟开来。我的手也没有闲着，轻轻撸动老苟的阴茎，虽然因为溶液的关系老苟的阴茎变得有些僵硬，但是肉感却并没有消失，此刻的阴茎更是张牙舞爪，比之前明显还粗一点和长一点，我的阴茎不停的在老苟的下面出入，手也不停撸着老苟的阴茎。不知道过了多久，老苟的身体开始有些绷紧，而老苟的睾丸也不自觉的在收缩，我知道老苟的高潮要来了，我拿起旁边放的试管，将试管口对准老苟的马眼，同时我也加快了抽插的速度，老苟的身子拼命紧绷，然后怪叫几声后，一股一股浓浓粘稠的黄色精液突破了老苟的马眼射进了试管中。老苟射精时拼命收缩的肛门夹得我一阵痛苦险些射了，我立刻拔了出来。射完的老苟此时瘫软在解剖床上，我把试管盖好，然后把老苟扶好躺在解剖床上，然后突然的按动按钮，几个金属束缚环瞬间将老苟固定在床上，老苟这时想挣扎开来，却发现金属环将他固定的死死的，老苟这时候开始求饶说不要不要杀死我。我笑了笑说：“没用的，今晚你的命会留在这里的。”

　　我不理会在床上挣扎的老苟，将一支针剂注入老苟的身体，这个针剂可以放大老苟身体的神经信号，让老苟的神经极度敏感，同时还会包着老苟不会因为过度刺激昏厥，保证身体一直清醒。然后我拿出一个专业的榨精器套在老苟的身上，然后将两个电击片贴在老苟硕大的睾丸上，我轻轻拍拍老苟的脸，然后说：“好好享受吧。”然后打开开关，榨精器开始上下吞吐老苟的阴茎，而贴在老苟阴囊上的电击片放出微弱的电流刺激着老苟的睾丸，今晚我要先把老苟的睾丸里的精液榨干先。过了没一会，老苟就在榨精器和电击片的双重作用下交出了自己睾丸里的子弹，浓浓的精液被榨精器吸进了储存罐，但是工作并没有继续，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老苟被这样连着取了8次精，每次喷射的精液早就把一个200ml的储存罐给灌满了，此时的老苟已经完全的瘫软在了床上，没有一丝挣扎的劲只能任由人家摆布，这时老苟的身体又不自然的绷紧，老苟满头大汗，脖子青筋暴露，嘴里啊啊的叫着，但是老苟的睾丸再抽搐也无法射出任何东西。此时的老苟已经射空了睾丸中最后的一粒子弹，整个睾丸都变得萎缩空虚，没有支撑的阴囊变得褶皱很多。我关掉机器，取掉老苟阴茎上的榨精器和阴囊上的电击片。老苟的阴茎因为榨精器的运动变得有些红肿，我轻轻用手碰触老苟的阴茎，老苟立刻疼的呲牙咧嘴。

　　接下来是对老苟身体做些预先切割。我操作解剖台的控制面板，将老苟的双腿抬高分开，露出老苟的下体和会阴部分。我手中的手术刀轻轻的从阴囊下方沿着会阴中线划开一个口子到靠近肛门的位置，随着手术刀的深入，老苟会阴部的皮肤慢慢分开，些许血污渗出，我用脱脂棉擦去冒出的血污继续进行。随着手术刀的深入，老苟会阴部的皮肤与肌肉慢慢分开，露出被一层白白的膜所包裹的阴茎海绵体。我的每一下切割都会为老苟带来痛苦，此时的他一直在惨叫，幸好地下室做了特殊的隔音处理，不然早就有人听到老苟的哀嚎了。我并不理会老苟此时的想法，切开了会阴部分，我轻轻沿着阴囊根部边缘用手术刀将老苟的阴囊全部掀开，两个巨大的睾丸没了阴囊的保护，惨白惨白的暴露在空气中，老苟的精索及其粗大，透明的精索还能看到些许没有排紧的精块在流动，我轻轻牵拉老苟的精索，给老苟带来的是腹腔内的剧痛，老苟此时干咳和干呕，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吐出来。接着，我的手术刀继续运动，将老苟上面阴毛的区域轻轻划出边线，然后慢慢的用刀具把老苟的皮肤掀开到阴茎的根部，这样老苟一整片带着白花花的阴毛也跟着一起被我切除。老苟此时一直在求饶，求我放他一条生路，但是没有任何可能性，我今天绝对会把他的命留下来的。切完了老苟的皮肤，我把他的整条阴茎与身体剥离开来，此时老苟的阴茎平整的躺在了解剖床上，我牵拉着老苟的阴茎此时一个核桃大小的东西被牵拉了出来，这个是老苟健康的前列腺，我轻捏它，一点透明粘稠的前列腺顿时出现在老苟的马眼上。我顺着前列腺后面找到了老苟的输精管和尿道管，然后结扎了尿道管后把老苟的尿道切断，并把前列腺上尿道的口子给缝合起来。此时老苟的阴茎除了被输精管还牵拉着连接身体，基本都和身体没啥联系了，我将老苟射出的精液分装到两个注射器中，均匀的将老苟已经液化的精液从新注入老苟的睾丸里，瞬间老苟的睾丸又变得庞大了许多。老苟接受着这些折磨，身体早就没啥力气挣扎，只是瘫软在解剖床上喘着粗气。此时的我对老苟的大肠又产生的兴趣，我慢慢的顺着老苟小腹的切口划开他的肚皮，小心的不伤到老苟的内脏，从没见过天日的内脏此时带着鲜活的色彩出现在我的面前，紫黑色的大肠和粉红色的小肠，老苟的肝脏显得有些肥大，肾脏还在慢慢有力的运动，半透明的膀胱中，些许发黄的尿液微微透出光泽，我的手轻轻伸进老苟的肠子里慢慢搅动。此时的老苟从身体里感觉到了不同的感觉，虽然切开肉体的疼痛让他的注意力没法集中，但是那种被别人抚摸内脏的感觉却异常的舒服，那种奇怪的感觉慢慢的传到自己身体的每个细胞，麻酥酥的感觉更是侵犯着老苟的脑神经，被裸露在外的睾丸此时涨酥无比，里面被填充的精液摩擦着睾丸丝，无时无刻不像泵发出去。其实老苟不知道，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我带到了性爱的另一个高潮之前，这种高潮，人的一生只有一回，但是也不是所以人都能体验到的，这就是生命燃烧殆尽的高潮。我轻轻拿起老苟的膀胱，将它连接着两条肾脏的输尿管全部结扎，然后将老苟的整个膀胱切除下来，切下来的膀胱由于气球一般，我解开一个口将老苟膀胱中残余的尿液倒进老苟的口中，老苟像喝水般慢慢咽下自己的尿液。老苟此时喝下自己的尿液觉得还不算难喝，有点咸有点苦，但是比起老家的苦碱水好很多了。我轻轻将老苟的膀胱塞进老苟的口中，然后让老苟咬着，我轻轻吹进足量空气，把进气口扎住，此时老苟的膀胱便撑大起来顶满了老苟的口腔，老苟感觉着自己嘴巴里膀胱富有韧性的表面特别兴奋，浑身有些微微的颤抖，眼睛里慢慢开始流露出狂野的光芒，我知道这是老苟最后的疯狂，他已经沉静入玩弄自己躯体的性爱中去直到生命终结。

　　解决完老苟的膀胱，此刻我拿起刀子将老苟的大肠头切开，然后将老苟的大肠慢慢拉开，老苟的大肠十分粗大滑腻，我用它围着老苟的脖子转了一圈，老苟很配合的抬起头让我弄，我轻轻的勒了勒大肠的两边，肠子很听话的在老苟脖子上收紧，我满意的松手，然后看看老苟的脑袋，此时老苟满头大汗，被膀胱封住的嘴巴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用手摸摸老苟的一头短发，然后拿起手术刀轻轻的在老苟的头顶剥开一层头皮，露出老苟的头骨，我擦去老苟头顶伤口渗出的血液，然后用电动开颅刀在老苟惨白的头骨上开出个大小合适的洞，洞里已经清晰可见老苟粉白色的大脑皮层，那些带着沟壑的部分不时还微微颤动，我看的出老苟此时眼神已经变得恐惧不安，我知道那种开颅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离生命终结越来越近了，我安慰的摸摸老苟的脸，然后说：“放心，不会很疼的。”老苟用脸蹭蹭我的手。

　　接着我走到老苟头顶的位置，看着准备好的一切，准备开始老苟最后的疯狂。我用解剖床上的固定器固定住老苟的肩膀，然后将我硬着的鸡巴对准老苟脑袋顶上开出来的小洞洞口。我用手拉住缠在老苟脖子上的大肠，慢慢收紧，此时的老苟开始有些难受憋气了，他开始挣扎着想挣开束缚，我用腿把关着老苟四肢的束缚环的开关打开，老苟挣扎把手伸向勒着自己脖子的大肠，想要挣脱开来，但是每次的牵拉都牵扯着他肚子里的其他器官，那种特殊的疼痛与窒息感却让老苟的身体更加敏感，麻酥感遍布老苟还粘连着身体的生殖器，此时的老苟阴茎满脸通红，两眼露出恐惧又迷茫的眼神。我没有给他多余的留念，我的阳具瞬间插进老苟脑袋顶的洞里，阴茎在老苟的大脑中穿行，那种如同豆腐脑般的柔软让我兴奋。当我的阴茎进入老苟的大脑的一瞬间，老苟的眼睛瞬间上翻，身体开始不规律的抽搐，我不管这些继续的抽插着老苟的大脑，老苟的脑浆如同碎豆腐般被我拔出的阴茎带出来些，老苟的抽搐也越来越小，最后静止不动了，身体也松懈下来，此时老苟的阴茎突然喷出一股又一股浓稠的精液，只看见被放在解剖床上的阴茎不断的抽搐，直到射空，最后老苟的阴茎也软绵绵的睡着了，只有前面一滩滩精液证明它的辉煌历史。我看着这些最终没能把持住，将大把大把的精液射进老苟的脑子里，我疲惫的把阴茎拔了出来，一滩一滩老苟的大脑组织混合着我的精液慢慢的从老苟脑袋上的小孔中流了出来。

　　此时我已经对老苟的身体失去了兴趣，老苟就如同一滩烂肉般瘫软在床上，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也没啥想法，拿起手术刀来到老苟的下提取，轻轻切断了老苟生殖器与身体最后的连接，然后拿起老苟的正副生殖器泡进准备好的玻璃瓶中。老苟的睾丸虽然放空了精子，但是还是显得硕大无比，此时无力的躺在玻璃瓶中。

　　我打开地下室的门，早已准备好的医生进入房间去摘除老苟体内残余的器官，准备在黑市中出售，我包着装有老苟生殖器的玻璃瓶，看见门口等待的虎叔，默不作声的微笑，然后独自离开这里，进入密室。我把老苟的生殖器放在了木架上，看着这里陈列的物品。

　　今夜的疯狂，只不过是人生的小小插曲，未来，未来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将被我放在这里。我的舌头轻轻舔舔自己的虎牙，然后微笑着离开这间密室。东方，太阳已经升起。明天，还会有多少老头躺倒在我的脚下呢，这个数字，也许永远是个秘密。

  完
